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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奶奶名叫肖翠锦，
是地下少年先锋队的第一
批队员。那时候，出于隐
蔽战线斗争的需要，
她和其他队员一样
都不能暴露身份，那
时也没有红领巾，不
过，她说她这辈子都
是把红领巾戴在心
里的。
我最近一次见

到肖奶奶，是在共
青团上海市委举办
的一次活动上。今
年，她已88岁了，
但依然精神矍铄，
耳聪目明，走起路
来腰板挺直，发言
时中气十足，思维
敏捷，一个“搿愣”
都不打，哪像个耄
耋老人。我笑着跟
她说，您走路那么
快，怪不得当年从
事地下工作时会像
“小青鸟”那样飞奔在大街
小巷。
肖奶奶加入地下少先

队时才11岁，那时，她在
勤光小学读四年级。原本
她是在另一所学校念书
的，可由于家里贫穷，交不
起学费，读到三年级就辍
学了。那时候，她每天都
会跑到马路上，望着那些高
高兴兴上学、放学的孩子，
眼泪汪汪，她太想继续背着
书包上学堂了。一天，她姐
姐告诉她，报纸上有篇新
闻，在后来名为床上用品商
店的楼上新开了一所免费
招生的勤光小学，她听后立
即赶去报名。原来，勤光小
学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办的，
不仅为读不起书的孩子提

供就学机会，并且还担负着
培养进步青少年的任务。

重新回到学校后，肖
奶奶遇到了她的人
生导师——女教师
梁丽芳。梁老师其
实是地下党组织的
支部书记。有一
次，梁老师布置学
生写作文，肖奶奶
就把当时社会上的
贫富差异和各种不
平等的现象写进了
作文里。没有想
到，梁老师给这篇
作文评了个“优”，还
找她进行了一次特
别的谈话。梁老师
说：“你看到的这些
都是事实，只有好好
学习本领，将来和
大家团结起来，才
能推翻这种不平等
的制度。”随后，梁老
师把她推荐给了

《新少年报》的负责人段
镇。
《新少年报》是中共地

下组织创办的一份少年儿
童报纸，旨在对少年儿童
传授科学知识，揭露反动
当局的腐败统治，培养少
年儿童关心国家大事、团
结友爱的美好情
操。肖奶奶很快被
吸收为小通讯员，
她积极写稿，分发
报纸，还参加报社
举办的各项活动，迅速成
长为一名进步学生。1947
年2月，党中央向该报下
达了关于建立少年先锋队
的决议。报社决定由段镇
等三人负责筹建工作，商
讨确定组织形式和第一批

队员的名单。第一批队员
共有23人，分布在沪中、
沪南、沪西、沪北四个区，
而肖奶奶就是当中的一
个。《新少年报》1948年年
底遭禁，出版100期后被
迫停刊，后改出《青鸟》丛

刊。当时，报社给
小通讯员们写了
一封告别信，信中
写道：“我们不要
为离别而悲伤，相

信黑暗一定会过去，光明
是属于大家的。”肖奶奶读
后很激动，她对自己说，我
要像青鸟那样展开翅膀，
勇敢地加入到斗争中去。

那时候，正值“白色恐
怖”时期，地下少先队员们
冒着危险，与反动当局斗
智斗勇。为了在现今的思
南路、茂名南路一带张贴
宣传标语，肖奶奶和其他
队员五人一组，在夜深人
静之际开展行动，她人最
小，负责拎糨糊桶，一个男
队员爬到树上瞭望放哨，
三个个子高一些的女队员
则负责张贴。有一次，肖
奶奶机智地溜进了静安寺
四姊妹舞厅，因为她人小，
把门的都没发现她，当舞
客们起身离座跳起黑灯舞
时，她立刻趁着黑灯瞎火，
将藏在衣服里的传单一一
放在了座椅上，传单里写
着的是解放区的胜利捷
报。上海解放前，为了防
止反动军警、宪兵、特务进
行破坏活动，地下少先队
接到了向他们投递“警告

信”的任务。肖奶奶带着
几个八九岁的女孩，来到
保甲长的办公室门口，佯
装跳橡皮筋，趁着保甲长
一帮人围着八仙桌打麻
将，她飞快地将警告信从
半开的门缝里投进去，保
甲长他们看到后吓得目瞪
口呆，再看看门外，只有一
群小女孩在玩耍，他们万
万没有料到其中有一个地
下少先队员。

1949年5月27日，上
海解放，在庆祝大会上，肖
奶奶的队友杨益华代表地
下少先队向陈毅市长献
花。7月6日，全体队员分
乘两辆军车冒雨参加百万
军民庆祝解放大游行，车上
第一次公开亮出了“少年先
锋队”的标牌。7月17日,
少先队员们接受宋庆龄的

邀请，参加新中国第一个少
年儿童夏令营。夏令营一
结束，时年13岁的肖奶奶
便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
列。我问过肖奶奶，第一批
地下少先队队员如今还有
多少人健在，她告诉我，大
多都已离世，现在和她保持
联系的只有杨益华。

前些天高温，我用微
信问候肖奶奶。她说她挺
好的，每天仍然坚持锻炼，
敲打穴位，活动筋骨，还会
和两三位战友约着去静安
公园散步。她说她还喜欢
上了摄影，在学着做“美
篇”。我说，那您发张近照
给我看看吧。她当即用手
机自拍了一张，问我是不
是感觉还行。我真心地回
答，太行了，而且我要给您
敬个队礼。

简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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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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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老朋友写邮件给
我，除了日常嘘寒问暖，最后问了
一句：上海的夏天，是不是还像以
前那么好？

我愕然，上海的夏天哪里
好？8月才出伏，此刻室外，上海
人头顶的天空艳阳高照。湿气被
火辣辣的阳光逼出，弥漫在城市
的角角落落，整个城市就像一个
大蒸笼。要我说，盛夏的上海，最
难将息。可他又说好，是我忽视
或遗漏了什么别样的风景吗？

几天后，我去见友人。顶着
骄阳，马路两边梧桐树长得枝叶
繁茂，一层一层的树叶，像过滤器
似的把阳光筛下，行走在树荫的
庇护下，一时再无暑热之感。抬
头望去，阳光躲在浓密的树荫后，
像换了个性子的人，刚才还是闹
闹腾腾的大汉，现在却仿佛变成
了斯文的书生。前方的柏油路
上，是树枝树叶筛过的阳光投在
地上的光斑，被修长又虬曲的枝
叶分割成各种形状。再细看，光
斑之间的影子也是有浓淡的。浓

的是粗一些的枝干，淡的是树叶
的投影，微风一吹，在光斑里微微
摇曳，像颤着的蝉翼，带着一种特
别的温柔。
我心中一动：这不就是上海

夏天的好？于是，我开始留心，夏
日在上海
这座城市
各处的投
影。城市
是有皮肤
肌理的，那便是它的街道、建筑、
郊野。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夏天
在上海的皮肤上，打下了样式各
异的影子。不信？你听我的，找
准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时间点，
再找准一家带大落地玻璃窗的咖
啡店，躲在靠窗的桌子边，点一杯
冰美式，不要玩手机，不要看书，
就等这天即将消逝的阳光，留在
对面洋房墙上的投影，你会懂得
我刚才那个比喻的真意。
洋房的表面也是有纹理的。

有些是通过墙砖的铺设形成的有
规律的沟壑，有些则是靠匠人手

工抹出的有如沙丘起伏的曲线，
傍晚时分，已滤去暑气的金色阳
光洒在墙上，是会在它的表面添
上各种影子的，再加上梧桐树的
枝丫，像画家特意按着特别的韵
律画在墙壁上似的。那一刻，我

便会下意
识地端起
手中那杯
冰美式，轻
轻啜上一

口，好像品尝最顶级的生蚝时，必
须配上一杯上等红酒似的。

夏日的投影，不仅在上海的
梧桐区，也在田野。那天我骑行
去了南翔。下午四点多的阳光，
仍晒得人发烫，我见金昌路边有
一块绿地，便索性钻进去，停车小
憩。绿地和马路之间是一条无名
小河。河水不宽，阳光洒在河面
上，是碎金一样的光影。我在桥
上过，被这景象吸引，便驻足远
眺，只见河两岸三三两两，有几个
闲适的钓鱼佬，戴着遮阳帽，端坐
在草木荫下，一动不动，他们身

前，是长长的钓
竿，伸入河面。钓
竿前端，垂下一根
细细的渔线，坠在
河里。正好，有一
根渔线一动，河面碎金般的光影
就被打碎了，一只小鱼儿从水中
跃起，在我眼中划出一道影子。
因为远，鱼也小，看着只是一个会
移动的黑点，甚或连钓鱼佬也只
是一个剪影，但他们背后碎金般
的河面伴随着涟漪不停闪烁流
转，仿佛小河在放声欢笑。

我想，这也是夏天在上海的
投影，是朋友记忆里，上海夏天的
“好”。

当晚回家，我给他回信。信
里写道：一百多年前，你所在的巴
黎，诞生了一批画家。其中，代表
人物莫奈说“光，是画的主角”。
你问上海的夏天是不是还像以前
那样好？我想是的。上海就是一
位印象派画家，它用光和影，在城
市、田野、河湾、海边，画出了一幅
幅绝美的印象派画作。

孙小方

梧桐树下的光与影

旅 游

七夕会第一次被风雨桥吸引，是在
湖南的绥宁。或许我对绥宁这座
城市的记忆是从这座风雨桥开始
的。踏入贵州松桃，最让我驻足
凝望的，仍是横跨松桃河的那座
风雨桥。

历史上的松桃河，曾是湘黔
边境的商贸要道，商船往来如
织，号子声穿透晨雾。而今站在
桥上回望，往昔与今朝在眼前交
织——河东是悬在崖壁上的栈
道，河西分三级，最上面的塑胶
跑道泛着亚光，中间的水泥步道
蜿蜒如带，最下方临水处，大片
芦苇在夜风里摇曳生姿。这样
的景致，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
度。

夜色漫过河面，将水波揉成
一匹墨色绸缎，两岸灯火如碎金
簌簌洒落，为它描眉画鬓，披上一
袭流动的霓裳。我和朋友不喜喧

闹，有意挑选
安静的小城、

小镇，甚至偏远的山村，是行走，
亦是散心。松桃并非热门景点，
正合我与友人的避世之心。漫步
于此，如入桃源，吃一口当地酸汤
鱼，住进木楼民宿，连空气中浮动
的烟火气都
成了治愈的
良药。沿河
步行道上每
隔一段就设
有休息椅，这个细节总让人心头
一暖。那日黄昏，见一位提着菜
篮的阿姨坐在椅上，望着河面出
神，晚风掀起她鬓角的白发，惬意
与安然在皱纹里舒展。我忽然懂
得，所谓归属感，或许就藏在这些
温柔的日常里。
风雨桥是异乡人的驿站，更

是本地人的生活画卷。老人们摇
着蒲扇在廊下谈天，孩童追逐着
从雕花栏杆间穿过，笑声跌进河
里。朋友相聚于此，把家长里短
泡进茶香；垂钓者静坐水边，甩杆

竿、收竿间，与河水进行着无声的
对话。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与规
训，时光都变得缓慢而松弛。松
桃的夜晚静谧得能听见河水的呼
吸。我站在河坝下游，听水流推

着卵石叮咚
作响，像大
地跳动的脉
搏。或许是
因河岸未设

护栏，或许是浅滩处卵石可见，我
竟生出久违的亲近感。夜影里的
河水，给了我凝听的机会。你听，
它和河滩、河床的交流是欢快的、
有序的。我不必听懂每一个音
节，只消闭上眼睛，便能从声波的
震颤里，触摸到大自然最本真的
生命力。有时我也轻声诉说，尽
管不知流水是否听懂，但在这一
刻的共鸣里，我们都在这样的生
命形态里感受到了彼此的存在，
至少我感受到了它们带给我的力
量——它告诉我，每一滴水都有

自 己 的
宿命，即
便不能奔流入海，蒸发成云也是
另一种圆满。

流水在夜色中不知疲倦地奔
涌，将松桃的故事、我的心事，一
同卷进粼粼波光。沿着河道溯
源，便能抵达湘渝黔边城——茶
桐的清水江。昔日，《边城》里的
翠翠正是在此往返营生，盼望着
好日子。江水一路奔腾，或湍急
或舒缓，先融入酉水，再在沅陵悄
然潜入沅江，继而一路向北，奔入
洞庭湖，最终汇入长江，奔向东
海。水从这里扺达世界，也将边
城之名镌刻在世人心中。而松
桃，这座未被盛名裹挟的小城，如
同一块璞玉，以无声的温柔，治愈
着每一个偶然到访的人。

从绥宁的风雨桥到松桃的夜
河，跨越千里的相遇，让我终于明
白：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温柔，
才是生命最珍贵的回响。

简 媛

走在松桃河边

进入九月后，“秋燥”现象显现。此时，人体容易出
现鼻咽干、鼻出血、干咳少痰、口腔溃疡、皮肤干燥瘙
痒、便秘等不适。从现代医学看，秋燥是环境湿度下降
导致水分流失加快，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屏障功能减

弱的结果。
面对秋燥

应合理补水并
调节湿度。每
日饮水1500—

2000毫升，以温水为宜，少量多次饮用，晨起空腹饮水
有助通便。室内湿度保持50%—60%，湿度不足可用
加湿器。饮食上宜多用滋阴润燥的食材，如梨、银耳、
芝麻、萝卜，减少辛辣、油炸、烧烤等刺激性食物，多吃
富含维生素A、B2、E的蔬果坚果，保证营养均衡。皮

肤护理应控制洗澡水温在37℃—40℃
之间，时长不超过15分钟，沐浴后3分
钟内涂抹保湿剂，重点护理四肢、面部
等易干部位。呼吸道保护可在干燥或
大风天佩戴口罩，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保
持湿润，干咳可饮用蜂蜜水或梨水，避

免用力咳嗽。起居方面，建议早睡早起，保证7—8小
时睡眠，晨起后开窗通风，
适度进行散步、太极、瑜伽
等温和运动，运动后及时
补水。儿童应分次少量饮
水，可加些梨汁调味，洗澡
后涂抹儿童保湿霜。老年
人应少量多次饮水，增加
粥类，晨起和睡前按摩腹
部促进肠蠕动，皮肤干痒
时避免抓挠，可用保湿乳
液缓解。慢阻肺等慢性病
患者需保持湿度55%—
60%，遵医嘱使用雾化吸
入治疗，不可自行停药。
糖尿病患者选择低糖润燥
的食材，加强监测血糖。
总之，应对秋燥需润

燥保湿、饮食平衡、科学护
理，并根据人群特点调整
方案。顺应秋季“收敛”的
养生原则，保持规律作息
与适度运动，能更好地适
应季节变化，维护身体健
康。（作者系上海长征医院
日间治疗中心护师）

江 玉

一抹清润入秋来

秋思（书法） 张伟舫

18岁那年，我来到江西一个小山村“插队”。3年
后，被选派到当地一所学校当体育老师。学校由一排
平房组成，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兼晒谷场），没有围墙，
从五年级到初三共十几个班，教师大都是师范专业和
公办高中的毕业生，还有连我在内的三个民办教师。

我的到来，让这个偏僻小山村的孩
子们大开眼界，兴奋异常。我在操场的
一角挖掘制作了一个沙坑，让孩子们从
此知道了体育竞技中还有跳高跳远这两
个项目，并乐此不疲。县里举办歌咏比
赛，校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挑选
了四十名孩子，选《长征组歌》中的《四渡
赤水出奇兵》作为参赛曲目，每晚排练
时，整个教室被前来观看的学生家长和
村民围得水泄不通。领唱、分部合唱、重
唱，音乐时而高亢激昂，旋律时而低沉婉
转。比赛结果，我们这所默默无闻的学
校竟然荣获第二名，一匹黑马从天而降。

一年后，我担任了五年级班主任，教
语文。为了打破用当地语言朗读课文的
习惯，我让孩子们学习汉语拼音，然后用
普通话朗读课文，这又引来村民好奇的围观，孩子们则
越发自豪地大声朗读，学生都喜欢我这个上海来的、年
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老师。周日放假，老师们回家
了，学校食堂也关了，但总有学生和家长给我送饭送
菜。带班到初一时，班里有个学生因家庭困难准备退
学务农，我不忍心。那年暑假我回上海探亲，在上海买
了两块布料带回学校，给那位准备退学的家长送去，我
轻轻地说了声：“给孩子做两套新衣服吧！”家长流泪
了。终于，孩子又继续上学了。那一年，我被评为县优
秀教师。一个教龄不满4年的民办教师得此殊荣，在
整个县城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1978年，按政策我将返回上海。那是一个蒙蒙细
雨的春日，全校500多名师生连同无数家长，浩浩荡荡
地把我送至600米外的信江码头。校长给我撑伞，教
导主任帮我提行李，雨声夹杂着孩子们的哭声，当七八
百人黑压压的一片站立在三米高的信江大堤上时，那
激扬的场景让人无比震撼，而我，早已泪流满面。船上
的乘客纷纷跑出舱外看着我们，虽然开船时间已过，却
没有一个人催促开船。我带的班级48名学生在班长
的带领下，整齐地排列着，班长双手托着一只书包，走

到我的面前。我打开书
包，里面是一张牛皮纸，正
面是48名学生的签名，反
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祝福
语。我颤抖地系上书包，
郑重地跨在肩上，一时哽
咽不止。我蹲下身子，抱
着班长，喃喃地说：谢谢大
家！我站起身，向大堤上
所有的人挥手告别，向身
边的校长、教导主任和同
事们一一握手道别，我终
于踏上跳板，登上船台，在
一声表示致敬的汽笛长鸣
声中，船缓缓地离开了码
头，我的脸上，泪水和雨水
交织在一起，眼前变得一
片模糊，只有那长长的汽
笛声，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回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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